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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

乍一看，赵佰辉根本不像个画家，
身上没有一点文艺范，倒像是个在城市
某个角落干活的农民工，而通常来说，
画家和搞音乐的都是最有文艺范的一群
人。与他呆在一起，如果你不说点什
么，他大概也不会主动说什么，只是静
静在一边坐着。你讲话时，他安静地看
着你。与他对话时，他的神情是专注
的，清澈的，但眼光中又有一种飘忽的
东西在游离。好像他的另一半还在某个
我们不知道的世界中。
与他在一起，除了与他说画画，真

不知道还能谈些什么。
8月12日，在虹桥的新市书社，谈

到这次他入选美展的油画作品《城之
殇》，他说：“可能也是偶然和运气吧，
这是我第一次入选省美术展，不过我感
觉没有什么特别。”
这是一幅规格较大的油画，高

1.4米，宽1.2米，反映的是叙利亚战争
中城市某街道被炸毁的一个场景。为了
表现那种城市废墟的沧桑感和破碎感，
赵佰辉采用丙烯和油画结合的画法，并
且用画笔在画面上制造出一些割痕，从
而使视觉效果更加强烈。
说到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一幅画，赵

佰辉说，一个画家要画某一幅画，有时
会仅仅来源于某种情绪的冲动，很简单
的，并没有外人想像得先要经过那么多
的理性思考，往往是看中一个东西，符
合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去画了；很多时
候，往往是因为物质外在的形态或者色
彩的吸引力，可以说创作的动因很直接
和感性。
“之前我看了一些叙利亚战争的资
料和图片，觉得这个题材符合我的胃
口，适合自己的一些画画手法和情感；
我这几年对画建筑物很有兴趣，画了不
少这方面的画。”他淡淡地说。
今年37岁的赵佰辉从小学时就开

始画画，学油画从17岁开始，差不多
也有了近二十年的画龄，但在三年多
前，乐清的同行基本上没人知道他。
2011年初，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

下，他在乐清市文化馆展厅举办了第一
次个人画展，才让大家了解了他。在这
次“处女秀”中，他的油画受到同行和
普通市民的喜爱，并且有人一口气买了
他5幅画，这给低调得有点过分的他注
入了一些信心，开始拿出一些画参加省
内的各种画展，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
其中《城市边缘》获温州市第二届

视觉艺术大展金奖，获省群星视觉艺术
展银奖；《虹桥旧韵》获浙江省第二届
视觉艺术创作群体优秀作品展铜奖；
《警世废墟，切尔诺贝利》入选浙江风
格，时代丹青作品展，等等。
于是这次的入选省内最重要的美术

大展，显得水到渠成。但赵佰辉还是老
样子，好像这只是被树上的一张树叶偶
然砸中，他看一眼，便扔掉了，继续走
他的路。

画痴趣史

赵佰辉的老家在虹桥镇的水坑村，
靠近南岳的方向。他是个农家子弟，却
从小喜欢画画。据他的母亲说，赵佰辉
在三四岁时，就喜欢拿着树枝和石子在
地上涂鸦大半天，上小学时，更是经常
看到什么就画什么，这些随手画在作业
本、课本和试卷上的“大作”，让个别

老师很恼火，没少批评他。但也有老师
和同学对他的画，很赞赏。
初中毕业后，赵佰辉一心想去杭州

学画画，但那时他的家里经济不好，家
里希望他能学一门手艺谋生。赵佰辉的
父亲是做皮革生意的，于是把他送到温
州附近的一家皮革厂当学徒，想等他学
会手艺后回家开个皮革作坊。赵佰辉对
制皮革着实不感兴趣，几个月就回来
了。家里人又把他送到济南亲戚处，学
做生意，但他还是呆不住，最后又回家
了。这一年他17岁。
他还是想学画画，家里人拿他没办

法，说：“那你去找个老师吧。”
估计家里人是想让他去碰一碰“墙

壁”，然后知难而退。不料，还真让他
找着了。
赵佰辉说：“我当时想，广告公司

里应该有画画的吧，就打电话给当时虹
桥一家比较有名的广告公司。”凑巧的
是，当时这家公司有个从南京艺术学院
毕业的外地画家张同明，听说有个小年
轻要学画画，很好奇。就在电话中对赵
佰辉说，你拿几张画给我看看吧。
赵佰辉很高兴，拿了几自己从书里

临摹的素描，来到广告公司。张同时看
了后说：“行，你跟我学画画吧。”
就这样，也不用交学费，赵佰辉跟

张老师学了两年的油画。“赵老师去哪
里，我就跟到哪里，他后来去了一家乐
清的广告公司，我也跟过来了，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说。
在这之前，赵佰辉可以说是“瞎

画”的，两年时间，让他打下了较好的
油画基本功。
“主要是学会了画画的观察方法和
对色彩的理解。”赵佰辉解释说，在这
之前他如果画一个啤酒瓶，会画得很
绿，通过张老师的手把手教，他知道了
“绿”只是物体“酒瓶”的固有色，但
物体在视觉里呈现的色彩，会受到光线
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画画时要综合考虑
这三方面的因素才行。
“因此，在同一地方，同一物体，
同一观察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画出来
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他说。
赵佰辉说，这一印象派的油画观点

和方法，虽然当代的表现主义或其他现
代派画家，不一定遵循，但对于一个学
画者来说，是必须学会的重要基本功。
1997年，赵佰辉在杂志上看到北

京颐和园有个艺术家群体，汇聚了一些
来自全国的才俊，于是他决定也去北京
闯一闯，当北漂。当他来到北京，才知
道这个群体已解散了。
无奈之下，他转悠到中国美术馆，

那几天正好有不少西方的画展，有一个
德国收藏家的印象派画展，还是毕加
索、卢西安·弗洛伊德等西方现代派的
画展，让赵佰辉大开眼界。
他被迷住了，在美术馆看了好几

天。除了张老师，他与其他美术界的人
也没有什么交往，在北京也没去处，看
完画展，他只好“打道回府”了。

迷上写生

回来后，他开始尝试现代派的画
法，热衷于画变形的人物和物体。
“这当然很幼稚。”多年之后，他这
样评价那一段时间的疯狂。
这时，他也老大不小了，总得赚点

钱，养活自己。因此，在这期间，他四
处打工谋生，在超市干过售货员，在虹

桥和乐清的几所学校当过美术代课老
师，还给幼儿园画过墙绘，教过小孩画
画。他自己倒没觉得怎么，但村里人对
他的评价可是不好的。如果有那家小孩
要学画画，就有人拿赵佰辉当“反面教
材”，一句话：不务正业。
可以说，赵佰辉度过了一段相当艰

难的日子。他也有朋友、亲戚做生意成
功的，想拉他一把，但对他来说，没有
什么比能画画更重要。
2006年，他迎来了画画生涯中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夏天的某一天，一个
在广州美院进修的虹桥青年画家朱乐
峰，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佰
辉，我们一起到户外写生吧。”
赵佰辉之前认识朱乐峰，但他是一

个不会交际的人，也就是认识而已。
一个暑假的写生下来，赵佰辉发现

大自然中可以画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以前我画的都是自己脑子里想的东
西，这时我直接向自然学习。”他说。
赵佰辉说：“以前我很喜欢现代派

绘画，总想画出非常具有现代语言的油
画作品。事实证明我是失败的。因为我
缺少生活的体验和与自然亲密的接触。
我们必须意识到，艺术创作并不在于是
否想出一个神奇的主意，艺术家不是发
明家，好的作品靠的是它传达的视觉魅
力以及审美感受。我想一个画家想获得
这种驾驭能力，写生是最有效的途径。”
几年前在一次写生活动中，一位年

轻的美院教师跟赵佰辉说：她画不了写
生，她是画现代派的。“我可以想象一
位不会写生的画家她的作品水准。具象
绘画更要注重写生，如果不会写生，作
品必然会失去灵性。”他说。
赵佰辉还引用著名画家杨飞云老师

的一句话说：“写生是一个艺术家必须

坚守的本分，是亲近自然、体验生命、
锤炼画艺的最佳方式，是画家用笔和心
灵直接触摸生命本源的有效途径。⋯⋯
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
“我想我与写生的偶遇为我开辟了
一条通向艺术圣殿的光明之道。”
赵佰辉常常把写生比作谈恋爱，

因为写生能全面调动他的情绪。面对写
生对象， 首先要讲的是感觉，有感觉
才有交流，才会有作画的欲望，否则就
显生硬。没有味道也没有激情，很难画
出好作品。
他认为自己是非常感性的人，喜欢

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去作画，让每一
笔都带着欢愉的情感。他特别享受油画
笔在画布上拖动时所发出的愉悦声响，
那种美妙感觉，旁人无法体会。自然物
象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无数种可能性，
每次面对都是一种挑战，有重生的欢愉
也有胎死腹中的悲凄。他说，这也许正
是写生的最大乐趣所在吧。

上下求索

在迷上写生的这段时间，赵佰辉已
经结婚了，每天出去，经常一身油彩和
不修边幅回来，在家里吃饭、休息时，
还把很多油彩涂上电饭煲和家具上，好
在他的妻子很宽容他，不与他计较。不
过，他的这一形象倒经常成了好朋友开
玩笑的话题。
大约有四年的时间，赵佰辉一有空

闲就出去写生，足迹踏遍了乐清的山山
水水，画了600多幅的风景油画。用朋
友的话说，真是画疯了。
四年下来，他对油画的理解大大提

高了一步，有朋友看他的画已有自己的
风格和特色，就鼓动他办个画展，于是

有了第一次的画展。那个买了他5幅
画的人，赵佰辉也不认识，只知道他
是个啤酒经销商。此人在看了赵佰辉
的画后，与其他参观者聊天，知道了
赵佰辉是个基本靠自学的画家，大为
惊奇。“自学都能画这么好。”他说。
下午，他又跑过来，一口气买了5幅
画。这一回轮到赵佰辉大吃一惊。
赵佰辉也不知道自己的画应该卖

多少钱，最后是朋友帮他确定了价
格。
也就是在这次画展上，很多乐清

的画家才知道虹桥有个“画痴”赵佰
辉。通过媒体的报道，社会上也有人
慢慢了解他，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买
他的画。从这时起，他家庭的经济情
况才慢慢改观。他的几位要好朋友都
为他高兴。
去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赵佰

辉再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油画40
幅，几天内便卖掉了30幅，来买他画
作的有不少是各地美术圈中的人士。
这在乐清的油画界还是比较少见的现
象。
虽然赵佰辉现在还年轻，但他对

自己的画画生涯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
的紧迫感，他说：“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人生命力、创造力最旺盛的阶
段，除去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所占用的
时间，其实真正能画画的时间是不多
的。”
而这也是他之所以那么投入地画

画的原因之一。
他还说，一个人的欲望是永远得

不到满足的，所以他不追求自己的画
画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而在创作每
一幅画时，获得的快乐和充实感才是最
重要的。
赵佰辉现在还保持着那种独来独往

的个性，依然钟情于写生。
他说：“没有写生也许就没有油画

这门独特艺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许多人往往把写生画当成“习作”或者
只把写生作品当成油画艺术的附属品，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因为艺术行
为其结果只有诞生作品，带有情感和创
造性的写生就是创作，有其作品的完整
性。我们可以看看影响中国大批画家的
英国艺术大师卢西安·弗洛伊德，他的
作品几乎都是直接面对模特写生，其艺
术成就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甚至可以说
是写生成就了弗洛伊德。可以这么说，
没有写生也就没有对世界美术产生巨大
影响的印象派艺术，其那直接面对外光
的写生，美奂绝轮。”
当然，他也不会仅把画画停留在写

生的阶段，而开始让画笔凝集在一些有
特定主旨的专题上面。近年来，他喜欢
画建筑物，尤其是南方的民居和水乡。
在他的画笔下，这些画面是时而宁静而
忧郁，而时带着故土的温暖，让人过目
不忘，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的画风越来越成熟，赵佰辉

说，现在他对地上的废弃物、家中零乱
的什物或某个角落，农村地上的几个随
意摆放的箩筐等等，常人认为没有美感
的场景很有兴趣。
显然，他的画笔已触及到生活的深

处，要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寻找艺术的
灵感和突破。

注：另一位入选浙江省第十三届美
术作品展的乐清画家为王建勤（王聪）。

赵佰辉：一天不画手就痒
五年一届的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美术展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届美展以来，

省美展记录着一个时代美术演进，催生了大批优秀的美术家和美术作品，逐步奠定了浙江美术在全国的领先地
位。在不久前举行的今年浙江省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上，乐清有两位画家的作品入选，其中一位就是素有“画
痴”之称的虹桥人赵佰辉。

■记者 黄崇森 文/摄

《城之殇》 《虹桥旧韵》 《城市边缘》 《故园》 《巷子》


